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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长假，两个日程，一是收获自种
的花生，二是与朋友相约九龙瀑小游。

九龙瀑在南召县，景区距平顶山一百
六十公里。假期第二天，我们几人一早出
发，驱车而行。潮潮的路面，清新的空气，
虽然没有太阳，视线倒也不差。蒙蒙细雨
时停时下，我们一路聊天、一路观景、一
路好心情地下了高速，进入乡道。

路边的村落，沟沟坎坎，田垄庄家，这
些田园秋景，是那么的亲切而熟悉。山道
两侧的果树，挂着疏密不一的果子，迎风
摇晃，昭示着成熟的喜悦。所经之处，大
片大片的水稻呈梯田状的依次向高处延
伸，我们停车驻足，用远的山近的田做背
景，把自己轻松的表情，放在了镜头里。

上午 11点，我们到了九龙瀑山脚下
的停车场。没有想象中的山门，停车场
也只是推平而已，处于半自然状态。与山
民搭讪，方知景区上下需要费时四小时。

上山的路和栈道已经铺建好了，我
们从南面入山，依托山势，向西北方向行
进。起初，山路还算平坦，游人稀稀疏
疏。入山后，人渐渐多了起来，听口音大
多是南召当地人。有一家子，带着不满
周岁的孩子，那孩子光着脚，母亲架着
他，一步一个台阶，向上攀爬。类似这样
的，有好几拨儿。尤其让我们吃惊的，是
另外一个场景——一个三十多岁的少
妇，在我们前面，一瘸一拐向前迈进。这
时的山路已经很陡了，经过问询，她说自
己刚做完手术，脚踝上面的线还没有
拆。我说你真勇敢，如果去长城，就是天
下第一脚。随行的人哈哈大笑，也把钦
佩的目光投向了她，并劝她下山，不要因

劳累落下病痛。
越向上去，风景越好。一边是沿山

势开凿的山路，狭窄之处只有低头才可
通过。另一侧，则是人工设置的栏杆。
栏杆之外，是曲折的山沟，沟不深，里面
有着大小不一的、各种颜色的杂石，叮当
的水流蜿蜒不息。

爬山如同人生，有曲有弯，平坦时
有，沟沟坎坎也有，更有那陡峭难以逾越
的段落。懒怠之时，常在半道。这时，往
往一个鼓励就能成行。我们几个相互鼓
舞，或慢或快，砥砺前行，那疲惫随着凉
凉的秋风，云一般散去。山道上，遇到几
个下山的游客，手中拿着不少山葡萄，说
是从高处摘的，随手递给我们几串。山
野葡萄，叶小果小，颗粒饱满，只是每一
串松松散散，不像街市售卖的那么密实
紧凑。那如珍珠般的紫色葡萄上，还带
着一层略白的保护层。我们一边吃着甜
中带酸的葡萄，一边向更高处攀登。

约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山顶的
大瀑布。此时天已开晴，抬头望去，好大
的石壁横在面前，数十丈高的白练从天
而降，岁月之流淌，早已把石壁染成了灰
蓝色。瀑布两侧，有两片大小不对称的
绿色，深深根植于石壁之中，与直下的飞
流相映成趣，犹如一幅惊世画作，悬挂在
秋天的崇山峻岭之中。

站在九龙瀑景区的最高处，遥望远
方，那遍布远近的沟壑，那高低绵延的山
峰，那一望无际的绿色，尽收眼底。此时
此刻，我只想写上几段文字，去表达登顶
的感觉。而随行的朋友，用她那气息绵
长的吼声，宣告了我们的登顶之旅。

游九龙瀑
◎卫鹤龄（河南平顶山）

我们那小村，背山面水。身后，沟壑
纵横，满山青翠；前面一条河，浩荡东流，
滩涂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河卵石，鹰在
上空盘旋，空旷寂寥。高高的土崖下，绿
树裹着一片土屋，矮矮的土围墙，如棋盘
似的，分割着各家。房前屋后，到处是
树，像约定好了似的，都是核桃树。一树
的绿叶，缀着一树的绿疙瘩，傍着土屋，
守着土崖，伴着单调的岁月。

靠山吃山。饭桌，核桃木的，案板，
核桃木的，马扎，核桃木的，柜子，还是核
桃木的。核桃木细，花纹也好，不油漆，
岁月，就能裹上褐色的包浆。

核桃熟时，也少有人摘，任它噼噼啪啪
掉在地上；有人嫌慢，就用脚踹树，或用竹
竿乱打一番。收了核桃，堆在墙角，随它去
沤。也有人，剥了青皮，熬些汤汁去染布。

我们小孩子，喜欢吃青皮核桃。吃
这种核桃，有一种专用的核桃刀。大小
像割脚刀，不同的是，刀头弯成90度，像
个“7”字，刃口呈弧形朝外。刀尖扎入核
桃缝中，左右一别，顿成两半。刀尖顺着
硬壁扎下去，沿壁推一周，一剜，核桃仁
就掉在手掌里了。这时，还能吃上“揭
皮”饺子。揭皮，就是揭掉嫩核桃仁身上
那层薄薄的外衣，再把它剁碎，加点青
菜、干菜，包成饺子。虽不是肉，却挺香
的。揭皮，都是馋嘴小孩子们干的，那个
时节，我们的手指头都是黑的。

有个本家的爷爷，辈分很高，白眉白
须，一脸的皱纹，人称核桃爷。他常坐在
土崖上，背靠一棵核桃树晒太阳。他常叹
道：娃子们啊，个个像核桃，实心蛋子，堆在
墙角，沤足沤透，露出来，还是皱皱巴巴
的。啥时候能像城里人，舒舒展展就好了。

那年我去省城上学，核桃爷颤颤巍
巍送我到村口，说你沤出头了，好好读

吧，从此，再不会皱皱巴巴的了。
那时候上学，叫飞出山沟。我飞出

来后，也舒展了几年，原想，文凭会与核
桃木的花纹一样，裹上岁月的包浆，越发
锃亮。没承想，没保养好，成了陈年的老
核桃，一股哈喇子味，自己还不觉得。直
到资产重组、设备升级、技术突破、数字
化……铺天盖地涌来，才发现自己已“绕
树三匝，无枝可依”。看到新进员工，拿
起外文资料，朗朗上口，意气风发的样
子，想起自己当年，如做梦一般。依稀看
见，自己又蜕化成了墙角那皱皱巴巴的
核桃。飞了一圈儿，又回到了原点。

又是核桃熟的季节，回了趟老家。
路宽了，土屋也变成了小楼，满崖满树，
到处还是绿疙瘩，核桃爷晒太阳的那个
土崖还在，那棵树，越发的粗实了。核桃
爷他老人家，已故去多年，可他当年的
话，还句句在耳。如今的年轻人，早已像
鸟儿一样，满天飞了，是不是都很舒展，我
不知道。可飞出去的我，如今，却又倦鸟
归林，这怕是核桃爷怎么也不会想到的，
其实连我这个当事人，自己也没想到。

我站在空荡荡的土崖上，当年核桃爷
晒太阳的地方。身后的核桃树，撒下斑斑
驳驳的光影，秋风拂来，叶子发出沙沙的
响声。举目远望，夕阳衔山，大地金黄，河
水波光粼粼，几只鹰在高空盘旋。时而展
翅滑翔，时而振翅高飞，如同当年。

夕阳下，鹰们盘旋了一会儿，忽然振
翅向着太阳飞去，渐渐缩小，慢慢缩成几
个黑点，融进了无际的长空。水天相接，
茫茫苍苍，虽然“山形依旧枕寒流”，但毕
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我
在手机上写下四句：三十年前核桃娃，蹭
蹬倦鸟又归林，登高又见鹰飞去，扶摇直
上追青云！

秋来核桃熟
◎郭德诚（河南洛阳）

在乡间，柿树并不稀罕，因寓意着
红红火火、事事如意的美好祈愿，过去
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装扮着农家小院的
风韵，充盈着庄户人家的满足。除了自
家院落，老家村庄后面的小山上，山前
坡后都长着横七竖八的野柿树，栉风沐
雨，岁岁枯荣，用十足的野性彰显着生
命的葳蕤。秋日乡村，柿树枝头擎起了
火红的柿子，宛如一盏盏喜庆的灯笼，
把灰暗冷寂的村庄照得红火火亮堂堂。

乡间的诸多树木中，柿树发芽较
晚，阳春三月，杏、梨、桃已是满树繁花，
柿树干枯瘦硬的枝叶才吐露一抹浅
绿。清明后，几场透雨下过，被春风吹
拂、阳光抚摸的柿树，渐次长出了柔嫩
的淡绿叶片，随着时光的风云变幻，叶
子一点点变成青绿直至深绿，泛着油亮
厚实的光泽。农历四月，一地的麦子吐
穗扬花，柿树的绿叶间开出一朵朵淡黄
色的方形花朵，被风一吹雨一淋，飘落
一地。

幼时在乡间，我常和伙伴们一起捡
拾柿花，装的兜里满满都是，偷偷从祖
母的针线筐里拿来针线，将一朵朵柿花
串成项链，戴在脖颈上。柿花不光能
玩，也能吃。放入水中浸泡一夜，第二
天裹上一层面糊放油锅里一炸，香酥可
口，脆嫩滑溜。

农历五月柿子坐果，霜降前后成
熟。霜降之后的柿子发软熟透，品质也
好，是名副其实的烘柿。不过，对于贪
吃的农家娃来说，往往是在柿子青涩之
时就开始摘着吃了。泛着青气的涩柿
子是吃不成的，吃一口满嘴苦涩，舌头
长刺，但乡村孩童却无师自通，创造出
了多种简单却管用的去涩方法。

我老家院子里种了两棵柿树，一棵
临近灶房，一棵挨着猪圈。时令进入秋
天，秋风一阵紧似一阵，柿树叶子日见
稀疏，眼瞅着枝头的柿子由黄变红，祖
父围着柿树转了一圈说，该卸柿子了！
错过这个时令不卸，一阵大风刮过，那
些熟透的柿子就会从枝头跌落一地，实
在可惜。农家卸柿子的方法不外乎两
种，即用自制的夹杆够和直接爬树摘。
那时候我年纪小，身量轻，正是爬树的
好时候。不过，祖父宁愿自己费劲巴脑
用夹杆一点一点够，也不让我爬上并不

算高的柿树直接用手摘，生怕我摔着磕
着。

从树上卸下来的柿子，顶多七八分
熟，黄中透红，质地坚硬，味道苦涩。按
说，最好的脱涩办法就是放到自然熟。
不过，不少人家都是等不及的，为了让
涩柿子尽快变成老人、小孩口中软甜的
美味，可谓是费劲了心机。

乡间常见的脱涩之法有二：一是用
火烘，此法比较费事，多适用于专门卖
烘柿的人家。大批量烘柿子需要专门
挖一个口小肚大的柿子窑，窑底铺上一
层厚厚的麦秸，将又硬又涩的柿子一层
层摆放整齐，顶部盖上麦秸，然后用麻
渣泥封上窑口，点上木柴或者玉米秆连
烧五六个钟头，停火后捂闷几天，待开
窑后就成了红红的烘柿。揭去薄薄的
一层外皮用嘴一吸，满嘴流蜜，甜到心
里。

二是用水漤。漤柿子是乡间最常
见的脱涩之法，不过，只有霜降前摘的
柿子才能漤。此时的柿子还没有完全
成熟，从里到外都是脆生生的。小时
候，放学后常常和玩伴们去村后的柿子
园里摘快熟的柿子，然后跑到坑塘或者
河沟旁，将各自的柿子放入水中或者埋
入泥里，上面再压上石块，标上记号，等
过上几天就变成了漤柿，再扒出来吃。

大人们漤柿子更讲究一些，多采用
温水脱涩法。漤柿子所用的容器视柿
子多少而定，多的用盛粮食的大瓦缸，
少的用矮矮胖胖的小排缸。将柿子洗
净后放入缸中，先倒进一些凉水，再添
入一些热水，水的多少以没过柿子为
宜，配兑后的水温大概控制在四五十摄
氏度左右，此水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阴
阳水”。为了保持水温，除了要盖紧缸
盖，有时候还需要用破旧的棉被包裹在
缸口上。一般的柿子通常一天一夜即
可脱涩，对于那些个头大、涩味重的柿
子，漤的时间自然要长一些。待缸里的
水温降低了，就从麦秸垛上拽些麦秸围
在缸的四周，点着后慢慢加温，将缸中
之水烧至合适温度后立即停火，如此反
复几次，经过两天两夜，柿子也就漤成
了。漤柿的特点就是脆甜清爽，特别适
合牙口好的人吃，咬一口脆生生甜丝
丝，满嘴生津。

大红柿子高高挂
◎梁永刚（河南平顶山）


